                          （八十二）

沙集村里，陆枫带着两个背枪的队员在街上走着。

队员：“副区长，同志们都在湖里整理着驻地，咱们跑出来转悠不大好吧。”

陆枫板起脸：“怎么了，我就不赞成住在湖里，要吃没吃要住没住不说，这是明显地畏惧行为，是脱离群众，群众都不怕死，都没有逃到湖里，我们却逃到湖里不敢出来了。李书记回来了，我要向他反映我的意见。”

队员：“住在湖里不是也是李书记定的吗？”

陆枫：“李书记会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

三人走到穆怀仁大门前，陆枫驻足观望着：“这是谁家，这么气派。”

队员：“这是沙集乡第一财主穆怀仁家，穆怀仁充当汉奸，是沙集乡的维持会长，又出卖抗日干部群众，孙区长的牺牲也与他有关，才被志强中队长来镇压了。”

陆枫：“狗汉奸还住这么好的宅子。走，进去看看。”领两人上台阶。

队员敲门。

三人进了穆怀仁的家，管家领着陆枫四处查看着。

穆家宽敞的住房，高高的院墙，陆枫看在眼里，脸上露着微笑。

湖里碧水蓝天，艳阳高照。湖内河汊纵横，到处是干枯的芦苇。

李玉昆、李志强和十来个队员分乘两只小船，向湖心小岛行驶来。

湖心岛上，队员们踩在化了冻泥巴和芦苇交织在一起的地上，有的割芦苇，有的搭着草房，几个生病的队员躺在铺着芦苇的地上晒太阳。

谷丰和赵春水指挥着队员们在高处搭芦苇篷，队员们情绪不高地干着。

两只小船划来，李玉昆和李志强带着强子等十来个队员上岛。

谷丰和赵春水迎上来握手。

李玉昆：“情况咋样？”

谷丰：“四五天了，搭了几个芦苇篷子都不行，地上人一多，踩着踩着就下陷出水了。当地队员说，今年湖里水位高，露出的地面少。”

赵春水：“这几天连冻带吃不好饭，有十多个队员生病了，都躺在那边休息。”

又一只小船驶来，靠岸。陆枫带两员从船上下来。

赵春水上前迎上陆枫：“陆区长，同志们都在辛苦地工作着，你却带人出去玩，太不像话了吧？李书记来了，快过去见李书记。”

陆枫：“我正要见李书记呢。”上前到李玉昆面前：“李书记，你来了，我正有意见要提。你看参谋长和赵书记把人带到这湖里小岛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他们给队员们的解释是这是县委的决定，可县委的决定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呀。现在的情况是，住在这种地方，我们不被敌人消灭，却会倒在恶劣环境里。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同志病躺下了，我们还要等到都躺下才更改错误的决定吗？”

李玉昆：“陆枫同志，你的意见好尖锐呀。你说，我们该咋办？”

陆枫：“上陆地。我已经看好了一个区委和区小队全能住下又很安全的地方，就是穆家大院。穆怀仁作为汉奸被镇压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没收汉奸的财产归抗日政府所有？那个院子就应该没收过来成为我们区政府的办公地点。”

赵春水：“李书记，咱们八路军有这样的政策吗？”

李玉昆思索着，没表态。

陆枫有些激愤地：“我想不通你们这是怎么了？给区委和区小队选这样的驻地，有没有畏敌情绪在作怪；对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也不敢动一动，这还叫啥革命。我们可不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啊？”

李玉昆：“陆枫同志提出了非常严肃地问题，只是我想，穆家当汉奸的只有穆怀仁一人，其他人并没有汉奸行为，我们夺取他的财产对不对。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决定，采纳陆枫同志的意见，先夺取穆家大院作为我们的驻地，名义就是没收汉奸财产，做错了以后再作纠正，咱们先渡过困难时期再说。我和志强带队员和陆枫同志一起，过去查封穆怀仁一家的财产，今天就征用他家的房屋作为区政府的办公地点。其他人准备出湖。”同李志强和陆枫带队员向小船走去。

穆家院子里，穆怀仁的母亲、妻子、管家三人低头站在李玉昆面前，听着李玉昆训话。陆枫站在李玉昆一侧，李志强率队员站在李玉昆身后，看着穆家三人。

李玉昆：“穆怀仁投靠日本鬼子，当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帮着日本人杀害抗日干部和抗属群众，实属罪大恶极，已经被抗日政府处决，由于当时的环境，没有对你们和家庭作出处理决定。现在我代表绣江县抗日政府宣布，没收汉奸穆怀仁的全部财产归抗日民主政府所有，给你们两人留下足够生活的土地和房屋自立生活，你们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政府和群众的监督，自觉劳动改造。限你们立即搬到后院去住，这边的房屋归我们所有了。”

老婆子过来跪下，哭闹着：“冤枉啊，穆家的财产是穆家几辈子的人经营积攒的，穆怀仁从小不务正业，没有给俺娘俩挣来一分半文啊，你们这样做不是对付穆怀仁，是对付俺这孤婆寡妇啊，抗日政府啊，你们高抬贵手吧。”

陆枫：“什么高抬贵手，没把你们作为汉奸家属处置了就是高抬贵手了。还说你们穆家几代人经营，这不是剥削的贫民百姓的劳动成果？今后，你们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若不老实，我们随时会治你们的罪。再胡闹，马上严厉处罚你。”

李玉昆：“李队长，让队员们把她婆媳俩的生活日用品搬到后院，这边等队员们过来了收拾。”

李志强安排队员立即行动。

从此，穆家大院成了沙集区的驻地，门口挂上了“绣江县沙集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高台阶上，两个区小队队员站上了岗。

办公室里，李玉昆、谷丰、赵春水、陆枫、董其文、李志强开会。

李玉昆：“我们实在是对沙集和湖里的情况掌握的不全面，才走了几天的弯路，吃了几天苦，造成十几个同志生病，这个责任主要在我。现在回想起来，孙长印同志说这边可以依靠湖水和敌人周旋，可没有说过长期住在湖里，住在湖里的想法和做法很不现实，以后作决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你们执行的也要从实际出发。陆枫同志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一点很好，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各项工作做好。现在，区政府和区小队就安在这里，高墙大院的，遇到敌人的进攻好坚守，但不能完全依赖高墙大院，你们区小队可以在参谋长的指导下拟定几套防守方案，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向湖里转移，利用湖水和敌人周旋。再是要深入群众展开工作，现在区里干部严重匮乏，从群众中选拔骨干力量，作为各级干部使用势在必行，春水和陆枫，对这里的情况都不熟悉，工作中要紧紧依靠当地的骨干力量，建立乡村政权和武装，把沙集区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赵春水：“我计划把区小队里口才比较好、能做宣传的队员，划分几个小组，和我们一起到各村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把工作一步步开展起来。”

李玉昆：“这几天我和你们一起跑各村做工作。谷参谋长就帮着区小队把防守方案制定好。咱们分头行动。”

建亭婶一人在家忙活着。

强子领着李玉昆和李志强进来。进门就喊：“娘，李书记和李队长看你来了。”

建亭婶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哎呀，是李书记来了，快到屋里坐。”

李玉昆：“外面太阳挺好的，就在外面晒着太阳说话吧，老嫂子你身体可好？”

建亭婶拿过几个杌扎来让几人坐下：“好啊，好着呢。听说县大队打下沙集好几天了，可在乡里却没见着咱们的人。”

李玉昆：“他们原来计划住在湖里，实在不行了才住进了穆财主家。”

建亭婶：“你们住进了穆财主家？这是……”

李玉昆：“嫂子别误会，穆怀仁作为汉奸被李队长代表抗日政府镇压了，他家的财产也被抗日政府收归政府所有，穆怀仁家已经成了沙集区抗日民主政府驻址了。嫂子，咱们共产党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大众，决不会和财主们穿一条裤子的。这不刚安下身，我就来看你了。”

建亭婶：“哎哟，你们那么忙，不先忙工作，咋来看我这老婆子。”

李玉昆：“老嫂子，你是我们依靠的中坚力量啊，抗日政府离不开你，离不开你在群众中的宣传呀。这一时期沙集被日军糟蹋的够苦了，孙区长和区小队全部遇难，群众要再发动起来，需要咱们做大量地工作啊。”

建亭婶：“我早就和乡亲们说，鬼子和皇协军统治的日子不会长，这不你们就打过来了。乡亲们向往着咱自己的民主政府，再把乡亲鼓动起来不会很难。”

李玉昆：“那咱们一起去动员乡亲们。”

李玉昆和李志强、强子走在街上，看着新刷的一条条标语：

“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全民动员，一致抗日。”

陆枫和一个队员在街上提着灰桶在墙上写标语：“实行全民动员，扩大抗日……”武装的“武”只写了一半，继续写着。

李玉昆上前：“不错，就是要把动员群众的气氛烘托起来，工作也好做了。”

陆枫得意洋洋地：“李书记再给提几条新内容。”

李玉昆：“你在军区抗日大学学习了一个多月，学的新理论比我多，我可提不出新东西来。你自己想着写吧。”同李志强离去。

陆枫继续写着。

油灯下，李玉昆召集谷丰、赵春水、陆枫、董其文、李志强几人开会凑情况。

赵春水：“我到焦家码头、三岔口村去发动群众，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员生疏，说话还有隔阂，虽然群众都倾向抗日，可怕咱们在鬼子来子的时候丢下他们走了。需要多跑几趟才行，所以现在还没有收获。”

陆枫：“这两天我忙于在街上写标语，还没有到村里去，情况还不了解。”

董其文：“我跑了两个村子，情况和赵区长的差不多，群众掏心窝子的话还没有说，离动员起来还有很大距离。另外我反映一个情况，据队员们反映，穆怀仁的老娘和他老婆这两天闹矛盾，穆怀仁老婆帮队员们洗衣服，她婆婆骂她钻男人堆。我已经约束队员不要跟那女人接触。”

李玉昆：“这里面没有其他问题吧？”

董其文：“目前还没有。就是那女的见队员洗衣服笨手笨脚地，搭了把手。”

谷丰：“防守方案我和赵区长、董队长研究了几个，李书记有空时我再详细地向你说说。”

李玉昆：“防守方案你先充实，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尽可能地考虑进去，认为完整了就督促他们落实。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问题，咱们在这里做工作确实不如孙长印他们，我们必须沉下去，深入群众，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信任，才好做工作，在这个时候切记不要犯急躁情绪，更不能对群众强迫命令，群众在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局面很快会打开的。”

                          （八十三）

李玉昆带着李志强和强子在街上走着。

李志强：“李书记，今天收获就很大嘛，这村的村政权和民兵组织建立起来，在全区就是一个推动，下步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李玉昆看一眼强子：“强子娘在里面做工作起了大作用。强子，见你娘就说我们感谢她。”

强子高兴地点点头。

一队员急慌慌地跑来：“李书记、李队长，严医生到这村来给老乡看病，被两个男的带着出村了，那两个男的好像是夜袭队的。”

李志强：“他们向哪个方向走的？”

队员：“他们向东走的。”

李志强：“他们回县城要奔东南，我出南门去截他。强子，你们俩保护李书记，我去追。”返身向南追去。

村外一条较隐蔽的小路上，李志强大步向前跑着，边跑边观察着远近的野地。

看着远方另一条路上的几个人扭扭扯扯地走着，李志强跑进一条干涸的河沟，顺河沟向几人跑去。

通往县城的路上，两个男的架着严翠萍的双臂推着向前走，一人提着枪走在后面，不时地向四下里观望着。严翠萍扭动挣扎反抗着。

李志强从河沟里跑上路小跑着追上来：“三位先生停一停，我有事和你们说。”距四人越来越近。

走在后面的一人回身用枪指住李志强并打开保险：“你是干啥的，大呼小叫的，想管爷们的事，你是找死。”

李志强走到跟前：“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我是来给你们送信的，县大队的李政委带着两个人就在这村里，你们抓个大人物，不比抓个小娘们值钱？”

拿枪的夜袭队员：“你说的是真的？”

李志强：“那还有假，他们正在村长家商量成立村公所的事呢。”

拿枪的夜袭队员思索着，放松了警觉，枪口朝了地下。

李志强猛冲上前，左手抓住队员手里的枪管，右手一个上勾拳打在队员的下额上，队员翻滚着跌进路边的沟里，嘴里流着血，躺下不动了。

李志强握枪在手，枪口指着拧着严翠萍胳膊的两人：“放开手，把两手举起来抱头，蹲下。”

两队员乖乖地照着做。

严翠萍看看已经制服夜袭队员的李志强，眼含委屈、惊恐、激动、兴奋的泪水朝李志强扑来：“志强。”紧紧地搂住了李志强的脖子。

李志强拍拍严翠萍的后背：“没事了，平安无事了。”慢慢推开严翠萍，对两个队员：“站起来。”从两人腰里拔出手枪插到自己腰里：“把那个架上，跟我回村。”

两人下沟架起还昏迷的队员上路。

李志强押着三个垂头丧气地夜袭队员向回走。

远处，赵春水带着十几个队员向这边跑来。

区办公室里，李玉昆、谷丰、李志强、赵春水四人商量着。

李玉昆：“根据对俘虏的三个夜袭队员审讯的情况分析，我认为鬼子有可能要对沙集进行一次偷袭，这三个家伙就是来侦察情况的，对孤单行动的严翠萍下了手，也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和鬼子的意图，咱们必须有所准备才行。”

李志强：“夜袭队队员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弱了。今天的三个，有两个是刚进夜袭队几天的，既缺乏实战经验，也不像老的那么顽固，装备上也没有二十响了。看来于四海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谷丰：“现在的每个街口都放了双岗，白天明岗，晚上暗哨，遇上情况就鸣枪示警，区小队根据分工进入防守阵地，就来他百八十的鬼子皇协军也能对付。应付不了咱就向湖里撤。”

赵春水：“如果咱们的民兵队伍建立起来，就更不怕鬼子来了。”

李玉昆：“这两天一定要有准备，特别是夜间，要防备鬼子的偷袭，以前这里血的教训再不能重演了。”

赵春水：“我马上去布置。”

夜暗里，城墙的轮廓和高大城门楼依稀可见，站岗的两个士兵游动着向远处观望着。日本太阳旗在微风中无力地飘动着。

城门在“吱呀”声中被打开，骑自行车的夜袭队涌出来，接着是吉野带领肩着步枪机枪、抬着迫击炮的日军，后面是皇协军。龟田和张守业骑马走在日军和皇协军的中间。

队伍出城完毕，城门又在“吱呀”声中关上。

夜袭队、日军、皇协军行进的队伍向沙集奔袭，龟田和张守业并马行进并低声交谈着。

龟田：“张大队长，这几次出兵，结果都让你预测的很准，你的说，这次我们偷袭沙集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张守业：“太君，这次的结果不好预测。我们这次出兵，严格地说已经不是偷袭了。夜袭队的三个队员失踪三天了，他们肯定是来沙集侦察被发现出了意外。就是不来沙集，他们的失踪对我们来说也是大大地不利。如果他们落在土八路手里，咱们这几天准备行动的情况，他们恐怕早已经透露给八路了，咱们还有偷袭可言吗？”

龟田：“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就是不是偷袭，我也要打他们。沙集不过是个大点的村子，没有高大的围墙作支撑，土八路的武器敌不住我们强大的火力，几次交手土八路都吃了大亏，这次咱们作了充分的准备，胜算的可能性更大。我要把他们在沙集消灭一部分，然后统统赶到湖里，把他们困死、饿死、冻死、病死，看他们还敢来占领沙集。”

张守业：“太君想的太乐观了，土八路在这里吃了两次大亏，不会吃第三次亏，若不是这样，他们也不敢来沙集镇了。我们还是谨慎行动为好。”

龟田不高兴地：“张大队长，虽然每次出战你都看的很准，可是每次出兵你都说丧气话，让人产生顾虑，打不起精神来，甚至是犹豫不决，没见到土八路先丧失了三分士气，这样大大地不好。”

张守业：“太君别误会，我说，也是在你问我的时候才说，而且只是和你一个人说，完全是为了太君审时度势，全面地分析问题，作出判断。如果太君不爱听真话，我挑好听的说，如果对我有所不满或是怀疑我的用心，我只有三缄其口了。”

龟田：“张大队长，我的敬佩你的军事才能，才和你无话不谈，你的分析正好约束我冲动的一面，我的话，你的不要多心。”

一个夜袭队员从前面跑过来：“报告少佐，前面就是沙集村头了，请少佐下令。”

龟田：“哟西，你的告诉于队长，夜袭队悄悄地进村，摸掉土八路的岗哨，然后大部队进村，包围土八路的驻地”。

夜袭队员跑去，龟田一挥手：“三面包围村子，然后展开进攻。”

鬼子兵和皇协军向村子扑去。龟田和张守业跳下马，也跟上去。

龟田带领吉野、张守业走到村口。

于四海急慌慌地跑出来到龟田面前：“太君，我们进了半条街，也没看见一个人影，土八路是唱真‘空城计’还是假‘空城计’呀。”

龟田：“什么的空城计，土八路刚夺下的地方不会放弃的。”

突然街里枪声大作，有的子弹从几人的头顶飞过，几人急忙隐蔽起来。

龟田：“土八路就在村里，狠狠地打。”

一队队皇协军又冲向街里。枪声更猛烈起来，手榴弹爆炸声不断传来。

街里，七八个区小队员利用掩蔽物向进攻进来的鬼子兵夜袭队员和皇协军士兵射击，鬼子兵和皇协军士兵也伏在地上，夜袭队员藏在门洞里，双方对打起来。

另一街上，赵春水带领队员坚守着，伏在隐蔽物后向进攻的鬼子射击。

村口，龟田拄着指挥刀，和张守业、吉野站在一起，听着村里的枪声。

突然背后传来激烈地枪声，围村的鬼子兵和皇协军士兵急忙调转枪口向外射击。龟田和张守业向村外张望着，侧耳细听着。村外的枪声一阵比一阵猛烈。

张守业：“太君，土八路果然是有了准备，想用里面的兵力粘住咱们，再从外面包围咱们，对咱们采取内外夹击的战术。好在咱们有一半的兵力没有进村，若是全进村可就被包饺子了。”

龟田：“张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张守业：“一种办法是外面的扛住土八路的进攻，村里的加强进攻，消灭了村里的土八路后，再集中力量消灭村外的土八路。不过就怕一时打不下来，外面又扛不住土八路的进攻，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另一办法就是撤出战斗，打开一条路回县城。在这里，我们对付有准备的土八路很难沾到便宜，还是走为上。”

龟田暴怒着：“这次对付土八路，我们又是前功尽弃，我的不甘心，不甘心。”向吉野：“命令部队撤出村内战斗，向县城撤退。”

吉野向村里跑去。

野外，李志强带领二十来名队员，利用地形隐蔽着向鬼子和皇协军士兵接近并射击。鬼子和皇协军的机枪也向这边扫射，压制的队员们抬不起头来。

谷丰带队员们从另一侧向包围村子的鬼子和皇协军发起了进攻。

村里的鬼子和皇协军涌出来，四挺机枪向两侧扫射着，掩护鬼子皇协军和夜袭队员顺路向县城撤退。

赵春水率队员追击出来，向撤退的鬼子和皇协军队伍开着枪，鬼子皇协军不时有人中弹倒地。鬼子的机枪压制过来，挡住了队员们的追击和射击。

谷丰和李志强带领队员们向撤退的队伍里射击着。

鬼子和皇协军互相掩护着撤去。

龟田率领着败兵向县城走着，队伍里的日本兵和皇协军士兵都无精打采。只有夜袭队队员们骑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地蹬着车。

龟田骑在马上向骑马走在一侧的张守业：“张大队长，我们同王连仲的保安团打仗，为什么很快就把他们打垮了，而同土八路打仗怎么就连连失利呢？”

张守业：“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按说土八路的装备比保安团差的不少，还没有受过正统的军事训练，可也许就是这种不按章法出牌的战术，他们自己叫游击战术，才让咱们摸不着头脑的连连失利吧。”

龟田：“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上次我的到省城开会，黑田司令官讲了这样一件事，共产党、八路军的首领毛泽东，在皇军进军华北不久，就写了一篇关于日中战争的论文，叫什么《论持久战》，说日中这场战争会拖的很长，最后结果必然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失败而告终，原因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说中国巨大的抗战力量就在全国的百姓之中，而共产党、八路军正是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和皇军作战的，百姓拥护他，帮助他，我们皇军就失了这一招。这个结局是多么的可怕啊，回想着这几次进剿土八路的失败，我真担心这种结局早晚要落到大日本皇军的头上。”

张守业：“战争已经起来，说停战也不那么容易，必然要到最后分出个胜负高下来。贵国发动这场战争，依我说十分地不明智，你们才几千万人的小国，侵略一个有四亿多人的大国，就好像一个不大的孩子去挑战一个生病的大人，大人虽然有病，也比孩子的力量大，如果大人的病再医好了，孩子更不是大人的对手了。这场战争对你们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悲剧的结局。”

龟田：“张大队长，你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了我们，将来中国胜利了，你的结局是怎样，你的考虑过吗？”

张守业悲观地：“考虑过，开始你们拉我进皇协军时就考虑过。从我答应你们进皇协军那天起，我就成了中国的罪人，就是中国百姓们说的汉奸。将来中国胜利了，我会遭受中国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我的结局比你们的还要坏上十倍。”

龟田：“战争到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我们的没有必要这么的悲观。不过我们以后的出兵真要慎重了，这样连连失利的出兵，对士兵的士气打击太厉害了。前面的进城了，回去的再聊。”两人随队伍行进着。

                          （八十四）

队员们聚在院里，有的擦枪，有的闲聊天。严翠萍给几个受伤的队员包扎着。

四五个队员在井台边笨拙地洗着衣服。

队员们议论着夜间的战斗。陆枫从前院过来：“嗬，议论的很热烈呀。”

一队员看见过来的陆枫：“其实这一仗得感谢陆区长，如果陆区长不提让咱们上陆地上来的意见，咱们还憋屈在湖里，哪有这场仗打。”

队员们附合着。

墙角的小院门开了，穆怀仁的妻子提着水桶过来打水。她的动作把队员们的目光都吸引过去，陆枫也看过去。众目睽睽下，穆妻的行动也不自然了。

穆妻用轳辘打好水，挽着袖子过来对几个洗衣服的队员：“我来帮你们洗吧。”蹲下来帮一个队员洗起来。

几个队员看着穆妻洗衣服的熟练动作，怔在那里。

陆枫走过来，站在穆妻面前，厉声地：“起来，谁叫你来给队员们洗衣服的？”

陆枫的严厉声音引得队员们都看过来。

穆妻站起来，两手在衣服前襟上擦着水，看一眼严肃的陆枫又低下头去：“没人叫俺给他们洗衣服，俺是听政府领导说叫俺老实劳动改造，俺觉得这也是劳动，还是为你们劳动，是俺自愿的。”

陆枫生硬地：“你叫啥名？”

穆妻又看一眼威严的陆枫：“俺叫潘翠兰。”

陆枫自语着：“潘翠兰。”又放高声：“我说潘翠兰，你不要常到这里来拉拢腐蚀我们的革命战士，还是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潘翠兰又看看缓下来的陆枫，自己也由胆怯开始自然起来：“是，我听政府的。”慢慢向井台走去，提上水走了。关院门时看到关注着自己的陆枫，脸上一喜。

队员们已经干起自己的事。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村来开会的村干部。李玉昆、谷丰、赵春水、陆枫、李志强、董其文、建亭婶都坐在里面。村干部们议论纷纷乱说着闲话。

赵春水向李玉昆：“人都到齐了，开始吧”。

李玉昆点点头。

赵春水：“大家静下来，开会了。同志们，这是县大队又一次打下沙集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咱们请县委李书记讲话。”

李玉昆：“同志们，沙集镇又回到了抗日军民的手中，刚才讲话的就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新任区长赵春水同志，有些人已经认识，有些人还不认识，我给你们一一介绍一下。”指着陆枫：“这位是副区长陆枫同志。”指着董其文：“这是区小队副队长兼指导员董其文同志。现在咱们区上的工作人员相对缺乏，以后还要从各村选拔积极上进又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来区上工作。同志们，前一时期，由于鬼子扫荡我们的根据地，这边咱们的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也遭到鬼子的摧残，连累到许多村干部和乡亲们受害。这次同志们都看到了，要来进攻沙集的鬼子和皇协军遭到我们县大队和区小队的沉重打击，丢下十几个死伤的士兵和二十多条枪撤走了，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强大了，能够对付住鬼子和皇协军的进攻了。经过这十几天的相处，乡亲们重新认识了我们，了解了我们，也更加信任我们。今天，各村的村干部来开会，标志着沙集已经动员起来，抗日政权已经建立起来。”

赵春水、陆枫带头鼓掌，村干部们也热烈地鼓起掌来。听着李玉昆继续讲。

李玉昆：“下步，我们要在各村建立抗日武装，就是从各村的先进青年中，选拔优秀分子，组织民兵队伍，把我们夺取皇协军的和这次缴获的武器发给民兵，把民兵武装起来，再由区小队的队员们到各村指导军事训练，使咱们这里也像三官镇的民兵一样，逐步实现军事技术的提高、敢于参战到能各自为战、村村联防的目标，使沙集区再也不怕来进攻的鬼子，并能把他们顶住甚至消灭掉。”

村干部又鼓起掌来。

李玉昆坐下。

赵春水：“李书记已经把咱们下步要做的讲的很清楚了，会后各村村长回去就动员年青人参加民兵组织，经我们区小队验收合格后，就开始发枪进行训练。看哪个村先把民兵组织建立起来。各村有具体要办的事情分别找我们区干部就行。散会吧。”

村干部们议论着走出会议室。

区办公室里，李玉昆向区干部们交待着事情。谷丰、李志强和区干部们分别坐在座位上。

李玉昆：“经过这二十来天的努力，沙集的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轨，下步全靠你们区干部的共同努力，把全区的工作做好，你们三个区委的同志，都是第一次独立地开展工作，重大事项谁也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经过会议研究决定后再执行和落实。区委的工作要紧紧围绕动员群众参加抗战这个总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坚持走群众路线。赵春水同志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经过一个时期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的过程，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陆枫同志是大学生，思想先进，认识问题敏锐，又经过一个多月抗大分校的学习，理论政策水平又有新的提高，但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磨砺自己，沉下心来和其他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董其文同志重点要抓好区小队队员的思想建设，强化组织纪律性，也要根据谷参谋长和你们研究的防守方案进行演练，在提高军事技能和协调性上下力气，保护好沙集的安全。总的要求是，你们要多报告情况，取得上级的指示和支持，才能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我和谷参谋长、李队长离开县委已经二十来天了，虽然不断传递情况，还是会积攒下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计划下午就离开沙集返回三官镇，这里的工作就由你们三人担起来。”

赵春水：“我们一定努力工作，让县委领导放心。”

李玉昆：“那好，我等你们各项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好消息。”

赵春水：“这里的老乡听说你们要走，下湖扑鱼去了，让你们带些鱼回三官镇，慰劳县委的同志们。”

李玉昆：“那我就代表县委的同志谢谢沙集的乡亲们了。”

